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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沟”，对于现在年轻的济
南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
对于老济南来说，这条街可谓鼎鼎
有名。这条街蕴含了老济南太多的
感情，既有携家赶集的快乐，又有面
对洪水的恐惧。虽然“山水沟”现在
更名为趵突泉南路，但是关于它的
记忆，却永远留在老济南的脑海中。

命途多舛的泄洪之沟

济南趵突泉东门前的趵突泉南
路，老济南人过去称之为山水沟。这
条沟过去承担着泄洪缓压的功能。

去过趵突泉南路的朋友都知
道，这条道路呈“S”形，在济南古城
众多的横平竖直、中规中矩的道路
中显得十分另类。山水沟建成这样，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来看一下山水沟的地形，
它的南边是连绵的青山，地势较高；
北边是平坦的市区，地势较低。每逢
下大雨，南边山上的洪水便会冲下
山坡，顺着山水沟，流入西护城河。

这种地形，让周边的居民叫苦
不迭，为此，他们特意筑造起了一道
堤坝，在堤坝上开了三孔石拱券水
门，在水门中间安装了一排直径10厘
米粗的铁棍做栅栏，以抵挡从山上
冲下来的木桩、石块等杂物。这个堤
坝因为距离老城区二里地，故唤作

“二里坝”，后来改称黎明坝。现在仍
是济南城区防汛的重中之重。

山水沟的特殊性自然也引起了
历届政府的重视。1932年，国民政府
对山水沟进行了整修。经过修整，主
沟长850余米，沟宽约5米，深2到2 . 5
米，沟两侧是供行人行走的道路。

上世纪50年代，为了改善城市交
通和居民居住条件，当时的济南市

人民政府对山水沟等4条道路进行
了大规模改造，经过这次改造，山水
沟变成了地下暗渠，和两边的路面
一样高了。

但即使这样，也无法阻止洪水
的肆虐。1962年7月13日，济南市区和
近郊在6小时内降雨288 . 4毫米，洪水
量在每秒300立方米以上，洪水冲翻
了两辆公交大客篷，并将趵突泉的
锦鲤冲到了马路上。这场大雨过后，
山水沟新修道路被冲毁，随即在1965
年改建，政府加宽了路面，并用石头
堆砌护岸，这样既可行洪，又方便了
交通，周围的居民得以安居乐业。山
水沟这时也改了名字，被称作“趵突
泉南路”。

不过那个时候，山水沟中还有
沟，地势依旧低洼。让政府下定决心
将沟填平的原因是2007年7月18日暴
雨的侵袭，这一天，“山水沟”给济南
人带来了抹不去的伤痛。2010年政府
投资3900万元，对此路进行了为期半
年多的一次大改造，路面整体抬升，
最高处抬升了1 . 5米，使得路面与道
路两边地面基本持平，路面以下形
成巨大暗渠，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
水。趵突泉南路，彻底变成了现在的
模样。

繁荣的山水沟大集

因为山水沟经常闹洪水，所以
当年被认为“风水”不佳，街边两侧
是荒凉的乱葬岗，少有人迹。在解放
前，家里有人亡故，有身份、有地位
的人家都有自家的墓地，对于穷困
的百姓，或客居他乡的旅人，只好随
便找块荒地草草埋葬了事。山水沟
两侧原来就曾坟墓密布，其南头还
曾是处决犯人的刑场。

这样的街道，自然吸引不了达
官贵人，却给进不了城内的穷苦人

以落脚之地。这里的老百姓，只能靠
小买卖和小手工作坊为生，其中有
不少风味饮食在济南很有名气，如
炸鸡蛋荷包、油炸糕等。但是这里最
多的店铺，还是小手工作坊。家具、
木器、陶瓷、五金等摊位星罗棋布。

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南关
大集，也就是老济南口中的“山水沟
大集”，时间是农历每月的二、七，集
市范围大体是从南头的黎明坝沿山
水沟两岸,一直延伸到北边的正觉寺
街、趵突泉前街十字路口,兴旺时甚
至延伸到水潮庵一带。其规模之大、
商家之多、货品之杂,全市闻名。早
先，集市上市民买卖一些廉价的日
用杂货,人称“山水沟旧货市”。地摊
上经常摆着旧衣服、旧针线活、旧家
具、锅碗瓢盆、旧书旧报等，偶然也
有东洋货。“国学泰斗”季羡林，“文学
大师”老舍解放前喜欢在这里转转。
据说，在“七七”事变以前，齐鲁大学
里的洋教授、洋传教士们也频频光
顾这里，在地摊上拣古寻旧、觅宝搜
奇，廉价买去不少流散在民间的宝
物，带回国赚了大钱，有的还进了他
们的国家博物馆。

清末民初时，山水沟大集分化
出专业市场，沟西的青云里南北有
数十家家具和嫁妆木器店，沟东的
穆家园和杉篙园一带，则有成垛的
木材、杉篙、毛竹，还有铁货和陶器
等等。

关于山水沟大集，老舍先生在
《广智院》一文中记述道：“山水沟的
集是每六天一次。山水沟就在广智
院的东边,相隔只有几十丈远，所以，
有集的日子，广智院人特别多。”直
到解放军炮攻济南前一天，山水沟
还照样大开集市，生意兴隆。但是到
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城市的发
展，山水沟大集消失，变成了老济南
难忘的一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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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老济南照相馆的渊源，有人
说，1904年以前，也就是老济南开埠
前就有了照相馆，比如芙蓉街上的
“容芳”和“耀华”。有人说，上世纪六
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纬二路为分界
线，照相馆生意最为红火的是，东面
的明湖照相馆、人民照相馆，中部的
大观照相馆，西部的皇宫照相馆、良
友照相馆。

我今年刚好六十岁，再结合八十
多岁父亲母亲的回忆，我可以写出半
个多世纪我所知道的老济南照相馆
的镜头风情。

在我的记忆中，老济南的照相
馆，大都是临街的二层小楼，一层交
钱、开票或取照片，二楼是专门照相
的屋子和冲洗照片的暗房。

今年给父母搬家时，翻出了56年
前我和我大妹妹的合影照片，
据母亲回忆，这张照片是在正
大照相馆里照的。那年我四
岁，大妹妹小我三岁。

正大照相馆，地处西市场
的西边，路北，是老商埠区西
端最大的一家照相馆。因为我
多次去照过学生照片，还依稀
记得那个老古董照相机的模
样：一人多高，一肩多宽，黑色
的木制架子下面装有轮子，架
子的一侧有手柄摇轮来调节
对焦的高度和角度。

照相时，面对镜头坐在一
条板凳上，为什么用板凳？因
为那时候照单人照片和照全
家福的颇多，一条板凳就可以

解决人多的问题。老式照相机的镜头
盒子，就像现在平板电脑那么大，后
面机身始终用一块布(这块布是用一
面黑色一面红色合并缝制在一起)罩
着。师傅拍照时要蒙头取景，然后就
听从摄影师傅的口令———“挺直腰，
收收下巴”,“向左转头，再转点”,“笑一
笑”……当表情恰到好处的一刹那，
摄影师会及时按动手中酷似橡胶皮
球的气囊，拍照成功。

1985年，我女儿一周岁时，我们
全家三代7口，在正大照相馆照了全
家福，这大概也是在正大照相馆最后
的影像留念。

老济南的照相馆，是从什么时间
开始普及的彩色照相业务，我说不清
楚。但是，1984年我在良友照相馆里
照的结婚照，还是黑白色的。当时良
友照相馆的经理姓李，特别擅长维修
各种照相机，在纬四路一带很有名
气。因为工作关系，我和他比较熟悉，
是他亲自用手工上色的方法，把我们
的结婚照变成了彩照。我记得，也就
是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走出照相
馆，外出拍照的多了；舍弃120相机，
改用135相机的多了；彩色照片替代
黑白照片的多了；照相馆之外的彩扩
店多了。

纬四路上有一个前店后厂的老
字号——— 美丽洗染店，在照相行业红
红火火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
们把临街的店面改成彩扩店，也干起
了卖相机、胶卷、影集、三脚架等照相
器材的业务，后来聘请了摄影师，又
在二楼增加了照相室。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静等顾客
上门的照相馆生意不好干了，各大照
相馆之间也展开了多种业务竞争。

我女儿三岁那年，皇宫照相馆在
一楼新增加了专门为儿童拍摄彩色
照片的业务。照相过程很简单，摄影
室里摆放的是固定三脚架和135型号
的照相机，女儿坐在一块带有敞篷小
汽车画面的彩色展板的后面，方向盘
的位置正对女儿的双手，然后摄影师
很娴熟地把女儿逗笑，瞬间，“儿童开
汽车”的彩照就拍摄成功了。

济南照相行业经营状况的集体
下滑，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至九十年代中期，究其主要原因，一
是数码影像业务全面而快速的发展，
二是个体照相馆、婚纱摄影和彩扩店
的竞争，三是济南城区的拆迁和部分
道路的改造等。像我比较熟知的，位
于经二路纬四路与纬三路路口(路西)
的良友照相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前来照相的人已经很少了。1991
年前后，济南第一百货商店旧楼拆除
改造，良友照相馆的店面同时被拆
除，人员分流安置。其它不少照相馆
也先后被迫转行、易址、兼并或消失，
只有位于经三路纬四路的皇宫照相
馆还在艰难生存着。

至今举步维艰的皇宫照相馆，于
1932年开业，是目前济南市最老的也
是保存最完整的照相馆。但随着中山
公园片区拆迁改造消息的传出，地处
拆迁范围内，经历了八十多年风风雨
雨的皇宫照相馆的命运，又到了拆迁
与保留的十字路口。

华不注投稿邮箱：

q lwbhbz@163 .com

【味道】

︻
往
事
︼

□
本
报
记
者

朱
文
龙

︻
明
府
城
史
话
︼

1902年《省城街巷全图》中的山水沟。

闺蜜请客吃饭。她非要让我尝
尝大明湖的蒲菜。

苏东坡曾说过:“不到庐山辜负
目，不食螃蟹辜负腹。”闺蜜援引
此佳句，借题发挥说:“奶汤蒲菜名
列济南汤菜之首，不去尝尝，咱们
就是‘不喝此汤辜负肚’了。”

我并没有见过蒲菜的真容。听
闻此说，兴趣陡生。

闺蜜原本是读书之人，她朗吟
道:“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哦，
原来《诗经》上对蒲菜早有记载。
蒲与荷相隔不远，还是亲密搭档
呢！大明湖的荷花名满乾坤，湖内
盛产蒲菜也就不足为奇了。

奶汤蒲菜上了桌，我迫不及待
夹了一块，果然鲜香，味如嫩笋。
看那奶汤，清亮亮的乳白色。我顾
名思义，以为是店主加了牛奶在汤
里。

舀一勺入口，细品之下，方觉
髓香沁骨。原来此奶汤不是彼奶
汤，而是大骨头熬制的高汤。骨髓
融入汤，汤色变白，可不就是奶汤
吗？

奶汤的营养自不必说，单这蒲
菜在济南也有“美蔬”之名。强强
联手，完美结合，无怪乎奶汤蒲菜
成为济南汤界翘楚。

在和闺蜜絮叨中，我才知道这
蒲菜，就是蒲草的嫩茎。

我一下子想起故乡的蒲草来。
原来，不是未曾见过蒲菜，而是
“儿童相见不相识”。

小时候，家乡有一大片苇湾。
湾里长满了芦苇，蒲草就杂生其
中。看来，彼泽之陂，不仅“有蒲
与荷”，还“有蒲与苇”呢！

蒲草的叶片有一定的厚度，不
像苇叶那么单薄。老百姓常用蒲草
编蒲窝。蒲窝就是蒲草鞋，是下雪
天穿的。穿上笨笨的蒲窝去踩雪，
雪咯吱咯吱响，煞是动听。小孩子
深谙此道，亦有此好。每逢下雪，
就穿上蒲窝往外跑。

蒲棒既是蒲草的花朵，又是蒲
草的果实。蒲棒擎在蒲草丛中，颜
色棕黄，很有个性，像身着铁甲的
将军们，威风凛凛守护一方水域。

小孩子喜欢折下蒲棒玩耍，当
成“棒槌”，打蒲棒仗。打来打
去，团结一致的“棒槌”开始解
体，散如飞絮。蒲公英的种子也是
轻飘飘的，不知道蒲草和蒲公英有
没有裙带关系。

农村人憨厚，好东西在眼前不
知道享用。反正，在我印象里，家
乡人从没吃过蒲草的嫩茎，甚至连
采摘的想法都没有。

其实，蒲菜属于奢侈菜。采摘
下来，要层层剥皮，留下小部分可
食用。这大概也是粗枝大叶的老百
姓不看重蒲菜的另一个原因。

现在市面上，不光是野生蒲
菜，听说也有人工培植蒲菜。如果
有一天，看见大明湖的野生蒲菜在
叫卖，我一定毫不犹豫买下一把，
亲手做羹汤，先遣家人尝。

再次套用苏文豪的话，这叫:
“不到明湖辜负目，不食蒲菜辜负
腹。”

56年前，本文作者与大妹

妹的合影。

民国时期的山水沟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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